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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人生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 废 话 不“ 废 ”
张引红

你是否有时也感觉到，跟话特少的人相处
挺压抑的，因为这种人是在肚子里说话，是在
人看不见的脑子里，一行行书写心里的想法，
你得费心思去猜，要瞅着他的眼睛琢磨他咋
想的，有些累人呢。

有一个我很佩服的人，一见到她，立即冬阳
当头照，春风十里拂，心里花儿朵朵开。

看，她出场了！
“来 4个芝麻饼！”她来到经常买芝麻饼的那

个烧饼铺，冲正在里边忙活的店主儿子和他的老
妈喊道。

“今儿个没芝麻饼，没烙。”老妈先走了过来，
笑里带着几分不好意思。

这老妈是从偏远农村刚来城里的，口也木
讷，平时别人来买烧饼，老妈总是按顾客要求拿
饼，几乎不言语什么，脸上也总是挂着那愁苦郁
闷的表情。

可她一来这里，这老妈连同她那总是低头干
活的儿子，脸上都挂上了笑容。

“你家这烧饼铺牛啊，总跟人民群众‘作对’，
人民群众就喜欢吃你家的芝麻饼，可你家就是经
常断顿，吊大家胃口呀？你们母子俩很会做生意
呀！”她嘻嘻哈哈地嚷嚷。

“是今儿没人，顾不上做。”

“今儿一个饭店要烧饼多，比平时多了 3大
筐！”老妈还没说完，平时也没话的儿子就凑话
上来了。

“没人做，雇我呀，我正愁没事干呢！”
儿子说：“看你墨镜戴的，咋能看上俺这下苦

的活呢。”
“戴墨镜，是因为我眼睛怕光，快青光眼啦！”
“听说吃猪肝、猪大肠，对缓解青光眼很有效

呢！”儿子说。
“哎呦，你还懂得蛮多的。还是先说雇俺打

工的事吧。这样吧，我心轻，每天都来你这干
活，你每月只给七八百就行了，够我这穷老太太
喝两碗粥填饱肚子，我就乐得蹦蹦跳了！”

“这很好，能成！”
“那大老板，我啥时来上班？”
“你回去等通知吧。嘿嘿嘿！”那个不善言辞

的儿子憋了几下，憋出了这么个智慧、幽默、官方
的话，把自个儿都羞得脸红了，还噗嗤一笑。老
妈也在一旁哈哈笑。

旁边几个买烧饼的，还有正巧路过的我都
笑了。欢笑中，大家不约而同地看向制造这场
欢乐的中年妇女，向她表达喜爱和赞许之情。
一个半大小伙子还向她竖起大拇指：“你是个
善良人，忒敞亮。”

“我只是觉得大家都特别亲，就开个玩笑，说
了几句废话罢了！”那女的笑着回应道。

我见过这女的几面，只知道她住在这条街
上，但不清楚她是干啥工作的。我经常会下意
识走到这条街上，就是想邂逅她，享受她感染人
的欢乐气氛。真的，每次她现身，都能把所在现
场变成欢乐场，让气氛瞬间变沉闷为活跃，笑声
阵阵冲云天。

我在想，那女的带有自谦自贬味的“废话”，
有一半是对的。她说的那些话确实不打粮也不
推动工作，但她那些话确是一点都不废。

我们每天这么辛苦奔忙到底为了啥呀，还不
是为了快乐幸福。

有心理学调查研究发现，人们的快乐欢笑，
90%来自废话；正经话、正式话绝大多数时刻，让
人感受到的都只是责任和沉重。废话虽不能直
接创造物质的东西，但它的确是人们快乐的源泉
和担当，是人际关系的润滑油和亲近剂。

交流总比拒绝沟通来得轻松，示好总比冷漠
要暖人，明说总比打肚皮官司招人待见。

从善如流，善小亦为。众生不易，人生苦
短。偶尔说些“废话”，给他人传递友善关爱，
让周边人因你的谈天说地，享受些轻松快乐
和幸福吧！

杨

飞

在外培训结束的头天晚
上开始收拾行李，计划第二
天结业式一完便踏上归程。

当拉开写字台抽屉，准
备把钥匙、充电器、耳机和身
份证装进行李箱时，突然发
现，其他东西都在，唯独身份
证不见了！

清楚记得，身份证是和
这几样东西放在一起的。早
晨出门前，在放回晨跑使用
后的耳机时，还特意看了一
眼，并在脑海里闪过一个念
头：像身份证这样重要的东
西，放在这里好像有些不太
安全，又转念一想，这是培训
干部的地方，不可能有闲杂
人，便放心将抽屉使劲一关。

可此时，身份证却不翼
而飞，抽屉里就放着那几样东西，一目了然。仔细
检查了整个抽屉，无任何缝隙，绝对完好无损；使劲
摇了摇写字台，与墙壁一体，纹丝不动；俯下身子，
认真查找了抽屉下面的角角落落及地毯边缘，仍是
没有。难道是我记错了，收拾起来放在别的地方
了？一边觉得肯定是不会的，一边又认为也有可能
性，只好翻开行李箱，还是没找到。最后连枕头下
面和卫生间都找了个遍，均一无所获。此时我确
信，放在抽屉里的身份证丢失了！随即想到了电
诈、网贷……十分后悔没把重要的东西随身携带或
锁在行李箱中。

赶紧向前台值班人员反映，询问当天打扫卫生
的服务员有没有捡到身份证。

值班人员听完后迅速联系客房部经理，几分钟
后，经理打来电话，说问了当值的服务员，都说没有
看到身份证，经理还特意强调要是捡到了，一定会
交到前台登记的。

听到这样的回复，我想身份证肯定是找不着
了，便准备挂失。正当我准备离开时，前台女子走
过来说：“我随您过去一下，再找找看吧！”

女子跟我进门后打量了一下房间，指着行李箱
和衣服、洗漱包提醒：“会不会塞在箱子的什么地方
或揣在衣裤的口袋里呢？”我说衣裤箱包我都翻看
很多遍了。她又走向写字台、电视柜，把一只只抽
屉拉开看，俯身半跪着仔细查看床架边缘、床头柜
底，并掀起窗边的帘子看了看拐角，就连备用的被
子都打开检查了。当然，这也是我意料之中的事，
因为她找的这些地方，除了备用被子我没有翻过之
外，其他地方我都找过了，有些地方还不止一遍。

“这几天您有没有用身份证，会不会落在别的
地方了？”

“根本没有！自住进那天起，就一直放在这个
抽屉里没动过。这几天封闭式学习，又不干其他什
么事，用身份证干啥。”我没好气地回敬。

“是一直放在这个抽屉里吗？”女子指着写字台
的抽屉问。

见我点点头，她便走过去，再次抽开那个抽屉，
仔细检查四周，并用手指按了按抽屉板，敲了敲抽
屉底部，左右摇了摇抽屉后，双手用力向外一拉，将
整个抽屉卸了下来，翻扣在地上，然后伸手向抽屉
外侧一阵摸索，摸出来一张卡片，拿着一看，正是我
的身份证！

“哈！找到了。”女子欣喜地站起来，把身份证
递给我。拿着失而复得的身份证，我喜出望外，一
个劲儿地夸女子聪明、细致有耐心……同时也联想
到，应该正是我上午出门前，把抽屉用力一关，身份
证弹翻出抽屉外，卡在了里面。

身份证原璧归赵，我心情大好，想到弟弟讲过
的一件趣事：打乒乓，球扣到墙角后不见了，大家一
直觉得奇怪，直到后来在盖着的瓷缸里发现了小
球，才恍然大悟，原来用力把乒乓球打到墙角，打
翻了瓷缸上倒扣着的盖，球进缸子后又盖了起来。

这世间的事真是不可捉摸，有时你亲眼看到
的，不一定是事实，那些主观臆断、道听途说、揣测
想象的，则很可能与实际情况相去甚远，唯有洞察
秋毫，才能真相大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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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道最美的风景一道最美的风景

春天的秦岭，和风徐徐地吹过，山岩上白玉兰
和迎春花早已开放，一簇簇、一团团，点亮了山野。

游走至西沟，在一面山坡上看到，不远处有一
个姑娘背着一位大娘，艰难地向前行走着。姑娘看
上去大约二十七八岁，身材单薄。山路崎岖，陡峭
难走，即便是空手行走都有些吃力，更不用说还要
背着一个人，姑娘每一步都需要极大的体力和耐
力。终于，姑娘在一处青石上放下大娘，从衣兜里
掏出手帕擦了擦汗，然后从包里拿出事先准备好的
面包、鸡蛋和饼干，先动手慢慢剥开一个鸡蛋，喂大
娘吃，再掏出一瓶牛奶喂大娘喝。每一个动作都显
得十分娴熟而亲切，每一口食物都显得格外美味。

看到眼前这一幕，我气喘吁吁地赶上前，好奇
地问：“姑娘，你怎么背着大娘上山呀？”她微笑着
说：“这是我母亲。父亲去世早，母亲多年来有一个
愿望，就是在她有生之年，能游一次终南山。可母
亲前年患上了腿疾，行走不便，身体也大不如以
前。今年刚开春，她就念叨着要来秦岭踏春，家里
就我一个女儿，实在没有办法，我只好背着她来了，
对不起，耽搁你赶路了，你先走吧。”大娘告诉我：

“女儿为了照顾我，从西安交通大学退学回家了。”
通过一番攀谈后得知姑娘叫贤雅，她母亲有腿

疾，行动迟缓，每日的衣食住行都要人照顾，遇事
力不从心，整天一筹莫展。贤雅虽然很无奈，但
母亲喜欢春游。她回忆说，母亲年轻的时候，她
的父亲曾带她登泰山、游黄山，还去过西湖、武当
山，游历了大半个中国。虽然母亲现在走不动
了，但还是想出去游游。所以她放弃学业回家，
时不时带着母亲到处转转。

前方不远处，几只布谷鸟性格平和温婉，步履
轻盈灵动，时儿在空中翱翔，时儿翩跹起舞。我看
到大娘的脸上始终带着笑容，幸福且满足。我立
刻为她们拍了张照片，留下这美好的瞬间。看到
大娘高兴得像个孩子，嘴里还不停地说：“女儿终
于让我实现了梦想，我游走了秦岭，游览了终南
山，死而无憾。”

贤雅的孝心让山水动容，与阳光、鸟声、绿色的
山野交织成一幅生动的自然画卷，成为我在秦岭中
遇到的一道最美的风景。

心 中 那 把 钥 匙
李泽仁

事如烟往往往往往往往往往往往往往往往往往往往往往往往往往往往往往往往
安静的午后，我轻轻拉开抽屉，一把旧

钥匙安静地躺在角落，铜色的身躯上布满了
岁月的划痕。我小心翼翼地拿起它，尘封的
记忆如潮水般涌来，将我带回奶奶家的院
子，以及那段无忧无虑的童年时光。

小时候，奶奶家是一处充满温情的小
院。两扇陈旧的院门，木纹粗糙而深刻，门
上的红漆早已剥落殆尽，露出里面灰白的木
质本色，在风吹日晒下，显得有些斑驳。院
门上挂着一把老式铜锁，锁身是古朴的方
形，表面有着细密的纹路，正中间的福字蕴含
着坊间的祥瑞之意，像是岁月留下的掌纹。我
望着手中冰凉的旧钥匙，参差不齐的齿槽歪
歪扭扭，却带着一种难以言喻的亲切。

犹记在小院里度过的童年时光，那时候
我年纪小，对身边所有未知的事物都充满了
好奇心。每天清晨天蒙蒙亮，第一缕阳光刚
洒进小院，门前鸡笼里的大公鸡便“咯咯咯”
地打鸣，我迫不及待地跑到院门前，踮起脚
尖，透过缝隙张望着门外的世界。村道上已
经有村民伯伯扛着锄头准备下地，枝头的鸟

儿叽叽喳喳，不知道是不是在讨论着去哪里
觅食，田埂间有两只小猫在嬉戏玩耍，门外的
一切都撩拨着我的好奇心。奶奶也起得早，
看到我趴在门上，便用她那粗糙而温暖的手，
轻轻推开木门，笑着对我说：“娃儿，出去玩
吧，可别跑远了。”

然而，美好的时光总是短暂的。后来我渐
渐长大，和父母住在一起，开始了读小学的生
活。新家在单元楼6楼顶楼，家中的门是防盗
门，门锁是需要钥匙开启的普通锁，钥匙小巧
而精致，和奶奶家的那把旧钥匙截然不同。

读小学时，家里买了电视机。每天放学
后，我都会偷偷打开电视，沉浸在动画片和有
趣的节目中。可父母规定我只能看一会儿，

到时间就必须关掉电视写作业。为了能多看
一会儿电视，我绞尽脑汁，与父亲展开了一场
场惊心动魄的“斗智斗勇”。

有一次，我看《葫芦娃》正入迷，突然听到
楼道里传来熟悉的脚步声，紧接着就是钥匙
开门的声响。我的心猛地一紧，手忙脚乱地
关掉电视，迅速跑回书桌前，假装写作业。父
亲推门而入，用怀疑的眼神看了我一眼，然后
伸手摸了摸电视机后盖。我的心提到了嗓子
眼儿，生怕他发现我看电视的“证据”。好在
父亲并没有说什么，我暗暗松了一口气。

“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有一天，父
亲提前下班回家，抓了我个现行。他生气地
看着我，眼神里满是失望。我惭愧地低着

头，不敢看他的眼睛。可是父亲并没有责骂
我，只是语重心长地说：“孩子，看电视可以，
但不能耽误学习。你要学会合理安排时
间。”从那以后，我不再偷偷看电视，而是认
真完成作业后，再和父母一起坐在电视机
前，享受温馨的时光。

如今，奶奶家的木门早已换成了崭新的
大铁门，我家的防盗门也换成了智能门锁。
那把旧钥匙虽然已经没有用了，但我却一直
将它珍藏在抽屉里。每当我看到它，就会想
起小时候在奶奶家度过的快乐时光。

一把钥匙，不仅是开锁的工具，更是连
接过去与现在的纽带。它承载了我童年的
欢乐，见证了我成长的烦恼与变化，见证了
家庭的幸福与温馨。无论我在哪里，心中的
那把钥匙，永远都会指向家的地方，那是我
温馨的港湾，有我最牵挂的人。

乐家园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厨 房“ 圣 地 ”
陈 思

很长一段时间里，母亲是家中唯一的主
厨。厨房是她不可侵犯的圣地。她掌握这片
空间的一切秩序，从食材搭配到调料摆放，从
厨具使用到收拾保洁。下班前，她的脑袋开始
高速运转，制定当日菜单。回家路上，她迅速
采购。到家后，洗、配、切、煮、炒，稳扎稳打，一
气呵成。半小时后，当我的脚步声出现在楼梯
里时，饭菜已经摆上餐桌。母亲在打扫战场，
厨房锃光瓦亮，焕然一新。在我上学的十几年
里，她以顽强的毅力重复着这套行云流水的动
作，堪称一部经久不衰的连续剧。

父亲做饭是另一个极端。他常常摆出做
满汉全席的阵势，却只做出两三个小菜的成
果。其中，有一个菜还是买来的熟食卤味。在
狭小的一字形厨房里，锅碗瓢盆堆满灶台。那
巨大的身躯戴着鸭舌帽立在小小灶台前，如一
尊造型奇怪的大佛。偶尔，他还炫一手绝技。
兴起之时，灶火蹿出锅外，一不小心，红色火苗
就要点燃帽檐。父亲的烹饪战线拉得极长。
做一顿午饭，他在晨光熹微中开始劳作，日过
正午还在耕耘。我和母亲坐在空空如也的餐
桌前嗷嗷待哺，再望向厨房，是“鬼子进村”后
的一片狼藉。母亲咂嘴道：“有命等，没命吃。”
走进厨房，勒令父亲脱下围裙。

我曾以为，这是父亲的能力有限。后来，
小学暑假的一天，我去发小家中吃饭。我们的
父亲是同事。饭桌上，我夸奖这位伯伯的手
艺。伯伯笑着问我：“你爸做不做饭？”我挑起
一块被茄汁包裹的鸡蛋塞进嘴里，囫囵道：“他
做饭，大概我们都会饿死。”伯伯大笑，眼睛眯
成细缝。他说，父亲告诉他，做得慢就能做得
少。当时，年幼的我沉浸于番茄炒蛋的美味之
中，没品味出话外之音，也没觉察出那笑容的
意味深长。

我也曾以为，母亲是热爱厨房的。少年时
代，我对烹饪极有兴趣，最爱的是切火腿肠。
母亲嫌弃我切得太慢，我切到一半，她常夺过
我的刀具，大手一挥，说：“走走走，不要给我
捣乱！”接着，银色的刀锋闪过案板，片刻之
内，剩下的半个粉红圆柱体分崩离析。我倚
着门，闻着手里火腿肠的余香，对那个穿着围
裙挥舞菜刀的身影心生艳羡。毕竟，这是独
属于她的圣地。

我高考结束的那晚，母亲脱下围裙，走出
厨房，坐在餐桌前正式宣布：“从今天开始，家
中停伙。”她轻描淡写，又坚定无比。

我兴奋极了，我终于有机会进入这片圣地
了！第二天，我一个人独立完成了一顿午饭。

从买菜到做菜，再到洗碗。我切到了最爱的火
腿肠，但也把肉丝切成了肉棒。最后，还留下
了满地狼藉。那一次，我彻底对厨房失去兴
趣，生肉令人恶心，切菜考验耐心，火候难以掌
握……十几年来，母亲做得如此熟练而精致，
实际那是多么浩大而复杂的工程！突然，那句

“做得慢就能做得少”击中了我——这世上没
有什么“能力有限”，“能者多劳”的背后总是埋
伏着一位“摸鱼高手”。

过去半年，我不得不走进厨房，为不满一
岁的孩子制作辅食。我向母亲抱怨制作过程
的烦琐与艰难，这一次，她没有大包大揽。她
挑起眉，语气严肃而认真：“你该上场了。”可
是，一个从未经过训练的运动员如何参赛？每
个周末的清晨，披头散发的我硬着头皮走进厨
房。我始终没有熟能生巧。烹饪技艺没有丝
毫长进，反倒添置了许多工具——辅食机、小
炖锅、小电饭锅、迷你刀具等等，塞满所有橱
柜。被逼无奈时，我浏览过各种成品辅食，甚
至畅想过辅食外卖的创业蓝图。但考虑食品
安全和价格成本等因素，最终只能作罢。

我扶着老腰，手持迷你菜刀切菜剁肉，再
把它们投进那口像脸一样大的卡通小锅内。
我实在不记得，年少的我为何会迷恋切火腿

肠。我多么希望，此时有人能夺过我的刀具，
大喊一声：“放着我来！”可是，只有一个小小的
身影冲破成年男性的包围圈，跌跌撞撞地跑进
来。他好奇地翻着垃圾桶，企图把各种食物碎
屑塞进嘴里。我弯下腰，双手夹起他，说：“走
走走，不要给我捣乱！”这是母亲曾经的语气。
我想起那句流传甚广的歌词：“是谁来自山川
湖海，却囿于昼夜、厨房与爱。”这里，是爱的圣
地，也是困地。

杨恒艳

我正跪在樟木箱前整理旧物，父亲的木头
密码箱突然滑出，铜锁扣“哐当”一声，惊碎了午
后的寂静，惊得窗台上偷食的麻雀扑棱棱地撞
向玻璃，像是要把二十年前的阳光撞回屋里。

“当心那些宝贝。”正在泡茶的父亲探出头
来，手上还沾着墨水的痕迹，他至今保持着用
钢笔写日记的习惯，他总说键盘敲出的字轻飘
飘的，不像钢笔尖能犁出沟壑。此刻，他沾着
茶渍的手指抚过箱盖，木箱上“耕读传家”的刻
痕深浅不一，像极了我们三代人不同的掌纹。

掀开箱盖的瞬间，我闻见了时光发酵的味
道。蓝黑墨水混着宣纸的沉香，还有一丝晒过
太阳的棉花气息。这口木箱装过爷爷的烟叶、
父亲的课本，如今也装着我和父亲的光阴。

最上层的幼儿园奖状还沾着口红印，像枚
褪色的勋章。记得那天我踮脚偷抹母亲的口
红，在奖状上画满歪扭的太阳。父亲没骂我糟
蹋了“故事大王”的荣誉，反用钢笔在斑驳处补
了朵小花：“每个太阳都要有花瓣托着。”

泛黄的打字纸沙沙作响，那是父亲用单位
的老式打字机敲出的童话。夹在纸页间的茉
莉花瓣早已风干成薄脆的书签，小时候我总疑

心这些干花会在深夜复活，不然怎么每次翻开
都带着雨后的清香？此刻它们躺在我掌心，恍
惚又看见父亲蹲在花坛前，白衬衫沾着油墨，
专挑最圆润的花瓣夹进书页。

1975年的旧奖状被奶奶用缝纫机锁了边，
针脚细密如春雨。照片里穿藏青色夹克的少
年眼神清亮，领口的钢笔闪着微光。爷爷批改
作业的红墨水浸透了半个世纪的纸背。“字要
像人一样写得直。”这话父亲教我写名字时也
常说，却不知原是血脉里的回声。纸页翻动间，
一张 1986年的电影票根突然滑落，潮湿的票面
上印着《老井》。父亲说那天爷爷攥着他的手，
茧子磨得他掌心生疼。散场时，爷爷从蓝布
衫内袋掏出裹了两层手绢的钱，在新华书店
的日光灯下，《鲁迅全集》的扉页落着父子俩
重叠的指痕。

箱底蜷缩着大学录取通知书，泛黄的纸页
脆得像蝉蜕。父亲摩挲着折痕说：“复读那年，
搪瓷缸扣在手电筒上的微光常把错题本烫出
热痕。”他偷吃桑葚染紫的手指藏在笔记本下，
倒被老师夸用功。此刻他摊开掌心，录取通知
书的折痕竟与掌纹严丝合缝，仿佛命运早就把

答案刻进血肉。
1993 年的结婚证上，蔷薇花瓣薄如蝉翼。

母亲总念叨父亲当年写得那手好字，偏在登记
时抖落了三次笔尖。钢印旁“双盏灯前”的誓
言，浸开了的确良衬衫后背的汗渍。翻到 1998
年的日记本，泪痕晕开的字迹间，皱巴巴的纸页
拓着我初生的脚印：“护士把你放进我怀里，你
攥着我的钢笔帽不肯撒手，小手指蜷得像春天
的嫩芽。”父亲说那一刻他忽然想起自己小时
候，攥着粉笔头在地上写字的模样，觉得生命就
像支笔，从一代人的手里传到另一代人手里。

暮色漫过窗台时，父亲将钢笔别进我口
袋。金属的凉意令我心颤，旧物从未尘封：爷爷
的烟叶香化作了我的书香，父亲的搪瓷缸变成
了我的保温杯，钢笔在我指尖继续生长年轮。
木箱里的奖状、干花、票根，在电子屏的蓝光里
闪着星光。逆光里二十岁的爷爷教父亲握笔，
四十岁的父亲扶我描红，如今六十岁的身影落
在宣纸上，竟分不清谁在运腕。原来最恒久的
传承，不是木纹上的家训，而是爷爷俯身教父
亲写字时衣襟落下的光，此刻正穿过三十年光
阴，轻轻落在我写字的键盘上。

木 箱 里 的 星 光

李李

军军

老
树
沧
桑

行于职途，
见一老树，孑立
道旁。其根蟠
砖石之间，侧倚
垣墙，苔色凝碧
而苍劲，经百劫
风涛，挺千寻铁
骨以气雄。

初遇此树，
骇其躯干虬结，
粗大若柱。树
皮皴裂，若涸土
龟 坼 ，沟 壑 纵
横，皆岁月凿刻
之痕，藏四时代

谢之迹。皴褶深处，或隐百年骤
雨之惊，或匿春日栖禽之趣。枝
柯纷披，有耸然向天，若欲揽九霄
云汉；有旁逸横出，似欲护方寸故
土。叶摇清风，簌簌作响，若诉生
命之坚，不屈之志。

斯者，活史也。历览桑田变
作市井，目送行人络绎如织，观稚
子嬉戏荫下，望少年负笈疾行，见
耆老话旧乘凉。其静立无言，而
万象皆纳于心，百代俱藏于怀。

光阴之于老树，乃沉淀，亦为
试炼。尝遇狂飙怒号，欲拔其根，
然其深植厚土，盘根错节以抗之；
经烈日熏灼，大地欲裂，众草偃
伏，而此树昂然挺秀，广覆凉荫；
值严冬霜雪，素裹其身，犹暗蓄生
机，以待春阳。

观此老树，辄思人生。人之
初生，犹幼木萌蘖，植根奋发。成
长途上，风雨相侵，暑寒交迫，若
树之经霜雪而愈坚。挫折磨难，
皆为生命刻痕，终成淬炼之证。

对树长思，生命之谛何存？
若流星一瞬璀璨，抑如老树恒久
坚守？流星虽美，倏忽即逝；老树
无耀目之光，然以百年岁月，彰生
命之厚重。朝朝暮暮，岁岁年年，
染绿乾坤，庇佑生灵。

今岁流光疾驶，世人竞逐名
利，若蚁群纷纭，穿梭于市井街
巷，忘自然之馈，失本心之声。逐
物欲日远，离初心渐遥。

然老树岿然，无骄无躁，不悲
不喜。其立世之道，昭示世人。
生命之重，不在须臾辉煌，而在恒
久坚守。顺逆皆安，宠辱不惊，如
树之经风雨而弥固，历沧桑而愈
醇。待白首回望，庶几无悔于虚
掷，无惭于庸碌。

愿效老树，于岁月中守望。
守往昔之珍忆，护至情之纯粹，
葆灵台之澄明。不量索取之厚
薄，而问耕耘之浅深；不计物
欲之盈缺，而察心火之晦明。
循此以往，虽道阻且长，亦可从
容致远矣。


